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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加速了劳动力、 资本、 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和共

享, 推动了生产力变革, 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跨域性数字和跨国性资

本相互 “联姻”, 搭建起撬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杠杆。 资本主义在控制数字技术的过程中, 进一步激化了

其自身的内在矛盾, 孕育了否定自身的客观条件和主体力量。 要解决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就必须彻底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衍生关系, 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真正回归数字技术的工具本质,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数字技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数字资本主义　 西方工人运动　 世界社会主义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 颠覆性的数字技术不断涌现, 广泛渗透到社会

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已经并将进一步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 资本主义依靠传统的 “咒语”
操纵着数字技术 “幽灵”, 推动自身进入更高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时

代挑战和时代问题。 那么, 数字技术是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新武器, 还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

的新手段呢? 本文立足马克思的 “生产方式” 概念, 试图探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

矛盾的新变化及其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出路, 深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特征

的认识。

一、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大数据、 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迅速

发展并深度融合, 不仅重塑了资本形态, 还改变了生产过程, 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整,
深刻变革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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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方式变革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尺度

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将生产方式作为首要考察对象。 他在 《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和交换关系。”① 这展现出他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重要关注点。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生产方式

是一个经常出现且高度抽象的范畴, 仅在 《资本论》 中就出现过 568 次②。 马克思并未直接界定

生产方式的概念, 但指出了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

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③。 此处, 马克思将 “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作为社会发展的指示器, 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和理论

设想。
生产方式是 “作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组织形式, 既是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形式,

同时也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载体和实现形式”④。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描述了社会生产的物质

内容和社会形式, 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生产方式动态变迁的基础, 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与演进。 只有遵循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的逻辑和思路, 以整体的、 辩证的、 系统的观点把握

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 才能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本面貌与发展方向。
(二) 资本与数字技术 “联姻” 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

马克思指出: “资本不创造科学, 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 利用科学, 占有科学。”⑤ 资

本逐利的需要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动力, “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

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⑥。 在资本逻辑下, 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将资本投入数字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 以此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 实现资本增殖。 这表明即使是掌握前沿数

字技术的公司, 也需要在竞争中展开技术与市场占有率的比拼。 如 Open AI 自 2022 年 11 月发布

Chat GPT3. 5 后, 于 2023 年 3 月升级至 4. 0 版; 谷歌于 2023 年 2 月推出聊天机器人 Bard, 并于

2024 年 2 月将其升级为 Gemini。
数字技术通过对生产力全要素系统的渗透, 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 在更高水平上提升了人类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对于劳动者而言, 大量体力劳动逐渐被智能设备和技术所替代, 甚

至部分脑力劳动也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为延长自由时间和增强劳动的自主性提供了可能。 同时,
数字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手段和途径, 促进了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也对劳动者的知识储

备、 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于劳动资料而言,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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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资料的数字化、 智能化, 以及新的劳动资料的产生, 呈现出真实与虚拟交织的特征。 如传统

车间通过智能化改造可以实现对生产过程的精准调控, 还能够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用于训练

智能生产资料, 促进自身升级迭代。 在此过程中, 新的劳动资料孕育而生, 既包括智能机器人、
智能化生产线、 工业母机等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硬件设备, 还包括算法、 大数据、 云服务等非物

质的数字技术和智能系统。 对于劳动对象而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进一步拓展了劳动对象

的范围和领域,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及元宇宙、 脑机接口、 生

物制造等未来产业。 值得重视的是, 数字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数据的支持, 数据已成为生产资料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 广泛渗透在各个行业中并由智能算法实现回嵌

应用。
资本与数字技术的 “联姻” 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也主导着数字技术发

展和应用的方向, 并发展出数字资本的新形态。 掌握海量数据的数字平台借助大算法存储、 传

输、 处理和应用数据, 重塑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增强数字产业的聚集化和资本化, 从而形

成了垄断性数字寡头, 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控制力。 如 Open AI 在创立之

初, 是一家开源和非营利性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以 “创建和发展造福全人类的安全通用人

工智能” 为使命, 吸引了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加入, 并取得了原创性和前沿性技术突

破。 但是, 当大模型需要进一步提高算力以支撑研发训练时, Open AI 不得不向资本逻辑妥协,
接受微软的巨额资金入股并转为封闭性和营利性的企业, 并将利润目标设置为其投资额的 100
倍①。 数字技术成为引领数字时代发展的驱动力量, 也成为资本触角延伸的载体与获取超额利润

的工具。
(三) 生产力革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迁

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生产力革命, 也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主要体现在技术性生

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 不同经济主体相对地位的变化、 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等方面。
第一,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加剧了技术性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 相较于一般性的生产

资料, 数据、 数字设施、 数据中心等技术性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 核心企

业往往掌握大量的技术性生产资料所有权, 吸引着大量的边缘企业或个体生产者, 并使之依附于

其外围。 这种对核心企业的依附关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是技术创新核心企业

与边缘制造业工厂通过分工形成一种新型组织模式。 如苹果公司为了节约成本, 保留了关键性

的技术研发和管理部门, 而将生产制造转移给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商。 二是平台企业直接组织个

人或者小微生产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成为新的生产组织中心。 如 Uber 并不制造汽车, 而是

依靠获取、 处理和应用供需数据来吸引大量零散车主利用自身的一般性生产资料 (即车辆),
加入平台的经营活动。 数字平台占有数据资源, 而参与创造数据的消费者却无法获益, 外围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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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更是只能依靠平台提供的数据信息在平台算法的指挥下从事劳动。 三是将以上两种组织模

式融合, 最大限度地占有技术性生产资料, 高度垄断技术成果。 有研究指出, 苹果公司将自家

智能设备与自研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等捆绑出售, 利用技术优势和生态平台优势, 通过向非

苹果应用供应商征收 30% 的 “苹果税”、 禁止访问部分用户数据信息等手段, 强化其垄断

地位①。
第二, 不同经济主体的相对地位呈现出深刻变化。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资

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 增强了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 资本家为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灵活和便利

优势, 建立并推广弹性雇佣制。 在这种弹性雇佣制下工作的工人看似可以相对自由灵活地选择工

作, 实则满足了资本家 “合理配置” 劳动力资源的需求。 在弹性雇佣制度下, 劳动与资本之间

建立了相对松散、 灵活的契约。 资本家更易于筛选出满足其岗位需求的劳动者, 淘汰生产效率低

的劳动者, 而劳动者则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 失业风险大大增加。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全

世界约 20 亿工人属于临时或短期雇佣关系, 约占全球总就业人口的 60% ②。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
资本更容易也更便捷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 加剧了全球工人之间的竞争。 许多劳动者

难以获得长期工作机会, 且失业后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间间隔可能长达数月以上③。 这种长时

间、 高频率的失业现象, 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后备军, 使得资本家在工资议价与获得剩余价值

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第三, 数字化生产引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资本家垄断技术性生产资料, 并运用数字技术

加强对劳动者的监控和剥削, 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 哈佛大学劳伦斯·
卡茨 (Lawrence Katz) 教授提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劳动进一步自动化和

智能化, 降低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④。 据统计, 自 1995 年至 2021 年, 全球前 1% 的资

产者约占有全球财富增量的 38% , 而后 50%的劳动者仅占有 2% 。 2021 年, 全球前 10%的资产

者占有全球总财富的比例为 76% , 而后 50%的劳动者仅占有 2% ⑤。 此外, 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

动下, 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工作内容均被改变, 进一步扩大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 加剧了阶

层分化。 如在 2016 年, 美国高度数字化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 72896 美元, 中度数字化技

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 48274 美元, 而低度数字化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 30393 美元。 高

度数字化技术工人被数字化代替的风险仅为 30% , 而低度数字化技术工人被数字技术代替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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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高达 60%以上①。 2019 年, 谷歌现任 CEO 桑达尔·皮查伊 (Sundar Pichai) 的年薪达到 2. 81
亿美元 (约合 19. 9 亿元人民币), 其薪资是谷歌公司员工薪酬中位数的 1085 倍②。

二、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很多新变化和新特征, 但这些变化并没有

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因此,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

占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 而且还在不断发展, 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
第一, 全社会共同生成、 使用数据资源的需求与数字寡头垄断、 控制数据资源的欲求之间的

矛盾。 “数据也不天然就是资源, 更不会天然就能成为资本。”③ 移动互联网出现后, 用户能够随

时随地接入互联网, 在交流交往活动中产生了大量数据, 促进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 这种活动并

非 “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④, 不属于劳动创造的具有价值的生产资料。 平台资本家采集、
处理和运用由用户在数字空间生成的公共资源, 并将其 “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

产”⑤, 反复优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不断攫取更多利润。 与传统生产资料相比, 数据资源的占

有过程更为隐蔽, 成本更低, 能够更快地实现垄断。 平台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最终导致数字产

业的资本化和集中化, 产生了垄断性的数字寡头。 数字寡头在世界范围内攫取数据资源, 拓展产

业链与数字生态系统, 谋求与金融资本和政治权力的联合, 以获取更多超额剩余价值。 在此意义

上, 数据已经衍生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 即数字资本。 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渗透, 实现对

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全链条的空前控制和支配, 必然加剧数据资源的垄断程度。
与传统的石油、 土地、 机床等生产资料不同,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 具有共享性、 增益

性、 可复制性等特点, 不仅不会在使用过程中损耗, 反而需要在交流和使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增

殖。 全社会共同生成、 占有和使用数据, 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资本逻辑下, 数据并非完

全自由地流动, 而是被数字平台资本家占有并垄断, 容易出现数据孤岛、 重复建设、 资源浪费等

问题, 甚至引发 “数据壁垒”, 阻碍了对于数据信息这一新型生产资料的深度开发与挖掘, 限制

了分工协作与劳动社会化的纵深发展, 桎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客观上要

求打破数据资源的私人垄断, 实现资本的有序化发展, 推动社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和高

效利用, 不断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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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数字社会中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与私人资本通过强化技术垄断控制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 数字时代, 基于技术背书的数字信任机制, 分散的劳动者能够通过网络协作实现集中劳动,
将社会化深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环节, 推动了生产的普遍社会化。 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

发展, 智能手机、 电子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成本不断降低, 性能不断提升, 为数字技术广泛用于生

产生活奠定了基础。 分散在各地的劳动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从事生产活动, 从而突破了原有的时空

限制, 实现了最广泛的全球交往、 生产与消费。 弹性工作方式、 数字平台对用户的依赖性、 数据

的非排他性、 数字商品的非物质性等都反映了生产社会化的趋势。
然而, 在资本的裹挟下, 算法不断强化资本对于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 在数字技术条件下,

数据间的交互代替了经济主体间的互动, 算法将现实生产过程以数据形式同步于数字空间。 资本

借助算法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展开全景式监控, 提升了生产各个环节的配置效率, 实现了

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控制。 事实上, 算法作为前沿性技术, 其研发和创新需要联合全球研发者共同

推进, 其应用和推广也需要在开源项目中实现。 只有在一种良性竞争环境中, 才能不断促进技术

升级, 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少数拥有数据资源和技术优势的资本家破坏行业正常的竞争规

则, 加速生产集中, 实施垄断行为, 使得技术创新趋于停滞。 借助数据的开放性强和渗透性广的

特点, 垄断资本能够快速且大规模地占据某一领域的网络中心节点, 获得该领域的指挥权和支配

权, 从而直接控制该领域的分工协作。 掌握大量资本的少数金融机构为谋求巨额垄断利润, 通过

投资决策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阻碍社会技术革新进程, 控制科学技术用于社会生产的过

程。 垄断资本为了保障自身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垄断, 通过滥用知识产权、
采用排他性技术标准等手段, 干扰和阻碍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 延缓技术革命。 当前, 数字技术

垄断往往超越一国国界, 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垄断利润。 如美国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通过发动 “科技战” 等手段, 限制技术的国际传播, 阻挠后发国家发展先进技术。

第三, 数字技术促进人的解放的本质与资本增殖的目的之间的矛盾。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提升了产品的社会化水平,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条件和新机遇。 数字技术催生出社会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让生产率足够高、 价格足够低, 最后导致零边际

成本模式的出现”①, 有助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 数字技术降低

了信息传播和获取的成本, 促进了数据信息平等地在各类群体之间的传播, 突破了时空、 地位、
身份等限制, 有助于克服信息壁垒、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为进一步缩小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能。 与

此同时, 大量高危、 繁琐、 重复、 机械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被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机械设备替代或者

部分替代, 为解放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提供了可能, 为劳动者自由自主地选择工作创造了条件。
但事实上,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没有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反而造成了新的剥

削。 一方面, 数字技术突破了劳动的时空限制, 导致劳动者在非工作场所和非工作时间均可能被

卷入工作事务,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反而大大延长。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在 2019 年, 全球约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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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 3 的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8 小时, 部分劳动者甚至接近 60 小时①。 另一方面, 数字技

术的应用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大大增加。 微软 2022 年管理者工作趋势指数调查显示,
85%的雇主难以相信工人能够高效工作, 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凯伦·利维 (Karen Levy) 据此

指出, 管理者们更倾向使用数字监控系统来监控工人的按键活动、 注意力和工作效率②。 在亚马

逊仓库中, 传感器和计算机能够精确到秒地记录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如果达不到设定的

生产效率, 就会面临被解雇的风险③。 数字监控大大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与压力, 也造成了

基于种族、 性别、 年龄、 身体素质等因素的新歧视, 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三、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变革路径

数字技术与社会生产的有机融合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 产生了否定旧的生产关系的物质

力量和时代要求。 但是, 数字技术本身并不能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要消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内在矛盾, 就必须 “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 必须 “进
行全面的社会变革, 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④。

(一) 发展目标: 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所有制

当前,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并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 美国学者

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提出了 “数字社会主义” 的概念, 审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

势和替代方案, 强调数字空间中 “分享、 合作、 协作、 开放、 免费定价和透明的力量” 滋养着

“社会主义力量” 的增长⑤, 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要想将数字社会主义的理

论构想变为社会现实, 就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变革, 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所有制。 由于数

据是数字时代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 因此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首要问题是数据所

有权问题, 包括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以及劳动者如何与数据相结合的问题。 要解决

这一问题, 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以人民逻辑替代资本逻辑, 将数字化生产资料用于公共使

用、 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 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所指出的, 要 “用公有

化逻辑取代资本逻辑, 把数字劳动转化成为数字工作”⑥。 在数字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 依

托更高生产力水平, 实现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 恢复数字技术解放人的劳动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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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 working - time - and - work - life - balance - around - world.

Kate Morgan and Delaney Nolan, “How Worker Surveillance Is Backfiring on Employers”, https: / / www. bbc. com / worklife /
article / 20230127 - how - worker - surveillance - is - backfiring - on - employers.

Kathryn Zickuhr, “Workplace Surveillance Is Becoming the New Normal for U. S. Workers”, https: / / equitablegrowth. org /
research - paper / workplace - surveillance - is - becoming - the - new - normal - for - us - workers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271 页。
Kevin Kelly, “Digital Socialism”, https: / / kk. org / thetechnium / digital - socialism / .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周延云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第 372 页。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12 期

质, 使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数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二) 依靠主体: 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相反,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

贫富两极分化。 数字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 开展跨界经营和全球扩张, 重塑全球政治、
经济和文化, 悄然形成了数字帝国, 更为快速和便捷地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殖民和数字资

本积累。 全球工人阶级面临着相似的生存困境与日渐均质化的社会地位, 与全球资产阶级之间的

对立和矛盾更加尖锐。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社会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 形成了赢者通吃

的局面。 在数字技术冲击之下, 大部分普通工人沦为产业后备军, 忍受着实际工资的降低与福利

的削减。 2023 年, 美国有超过 4700 万人依然面临饥饿问题, 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存①。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表明,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未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处

境和社会地位。 依托于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就业的新型劳动者或者不占有生产资料, 只能依靠出

卖自身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 或者尽管占有部分生产资料, 但并不占有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资

产、 智能机器等关键性生产资料, 无法独立进行生产创作, 只能依附于资本家。 数字时代贫富差

距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推动了工人阶级主体意识觉醒。 西方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逐步提

升, 各种形式的罢工、 抗议、 示威层出不穷, “各类民众抗议运动从规模、 频次到激烈程度上都

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②。 因此, 在数字时代, 工人阶级不仅依然是新生产力的创造

者和使用者, 也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三) 领导力量: 坚持并加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

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政府不仅将数字技术用于监控工人的劳动过程, 还全方位地编织了严密

的监控和管理网络。 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 (Leslie Sklair) 指出, 在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

的合谋下, 全球资产阶级的核心集团成员几乎同时占据着多个领域的关键职位, 跨国公司高管往

往在国家智库、 慈善机构、 各类研究机构、 高校、 基金会等机构中担任董事或主席③。 但是, 也

应当看到, 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众的反叛情绪, 也为

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数字空间为民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新途径, 使得他

们可以快速传播原先难以表达的反叛情绪。 原先原子化分散的个体也可以因共同的志趣、 观点、
情感等在网络数字空间中自发组织, 突破了科层制权力结构和时空限制。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反抗, 单纯依靠民众在数字空间

中的自发积聚是不够的。 列宁明确指出, “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只能形成工联主义

·67·

①

②
③

Matthew P. Rabbitt, Madeline Reed-Jones, Laura J. Hales, et al. ,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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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①。 要凝聚工人阶级力量, 培育阶级意识, “就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②,
从而将社会主义理论灌输给工人。 因此, 在数字时代依然要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 以科学的

理论、 系统的斗争策略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来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力量, 领导工人阶级

积极探索运用数字技术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途径。 正如美国学者乔迪·迪恩

(Jodi Dean) 所指出的, “集体的力量并不仅仅是人们聚集在一起, 而应当团结起来……需要政

党领导集体建设以及带领集体实现目标和诉求”, 缺乏政党领导的社会运动不过是一种代表多少

人参与运动的景观现象而已③。 目前, 已经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对于

工人运动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 并提出前瞻性的思考。 如爱尔兰工人党认为,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

机关与各类垄断企业之间大量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交流, 对于寻求社会和政治变革的革命力量造成

了严重威胁④。 因此, 该党提出 “掌握技术所有权和控制权” 是当下进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斗

争的关键⑤。
(四) 推进战略: 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

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 收入差距增大、 就业场所分散化、 雇佣关系不稳定性增强等因素导

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与矛盾。 但是, 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实现国

际联合将有效提升集体谈判能力, 增强工人阶级的力量。 “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

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⑥。 近年来, 各国工人阶级积极利用数字技

术来拓展国际联合和合作途径, 维护自身权益, 推动了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方面, 借助数字技术发动和联合各类社会群体参与工人罢工或反资本主义的抗议运动。

2011 年美国 “占领华尔街” 运动、 2018 年法国 “黄马甲” 运动以及 2024 年美国东部码头工人

大罢工等社会运动已表明, 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发动社会变革和反抗运动的新型阵

地。 这些运动从互联网发端, 并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和组织, 得以迅速传播并扩展到多个国家, 引

发全球响应。 另一方面, 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全球性组织, 积极争取自身权益, 改善自身处境。
2006 年, 荷兰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推动并发起 “好电子网络” 运动⑦, 吸引了世界各

国 100 多个组织加入, 旨在保障信息通信产业工人的基本权益, 抵制全球信息通信公司对工人的

剥削压迫, 加强全球信息通信产业工人的联合。 此后, 该运动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信息通信产

业, 辐射到整个数字经济产业, 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人维护权益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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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由数字技术所引领的生产力革命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也不断提出变革旧的生产关

系的时代要求。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和新样态并没有改变资本裹挟技术剥削工人

阶级的本质, 也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因此,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并不意味着

马克思主义 “两个必然” 科学论断的过时, 反而证明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

史时代。 全世界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 不断推进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

的共享和普惠属性, 积极利用数字技术走向摆脱资本奴役和人类解放的新世界。

(吕晓凤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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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
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

三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24 年 12 月 6 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发

展” 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罗文东主持会议开幕式。 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和有关同志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甄占民,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中央编译局局长

季正聚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以视频方

式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原主任严书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之骅

等学者分别发言。 与会学者围绕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创新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为研究宣传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贡献等进

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了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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